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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主教南堂
在中西交流中的文化功能

*余三樂，北京行政學院國際交流合作部副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利瑪竇分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著有《早期西方傳教士與北

京》、《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另有譯著《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合作）。

當我們到歐洲旅遊時，到處都可以看到天主教教堂：德國的科隆大教堂、意大利的米蘭多莫大

教堂、佛洛倫薩的百花大教堂、威尼斯的聖馬可教堂，還有梵蒂岡的聖彼特大教堂，都是金碧輝煌，

美侖美奐，就連一個歐洲普通的無名小鎮的教堂，也堪稱一處藝術珍品。再看北京的南堂，儘管也

有四百年歷史，但其規模其豪華程度都大為遜色。它作為北京主教座堂卻至今連一台管風琴都沒有，

北京天主教南堂（正面）　余三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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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就像是豪門貴族面前的乞丐。

就教堂而言吧，難道這還有甚麼可稱道的

嗎？

其實不然，北京的天主教堂南堂，自

1605年利瑪竇創建開始，就不僅僅是一個

普通意義上的宗教場所，其如同在歐洲的

任何一個城市中的教堂一樣，它的特殊之

處就在於，它是在具有五千年歷史傳統的

中華大地上、在幾千年以儒家學說為主導

的封建王朝的都城裡的一棵天主教文明的

種籽、西方文明的種籽，是遠在幾萬里之

外的歐洲文化的一面鏡子。在最初祇有幾

十間房屋的一方土地上的這一特殊建築，

不僅承載着天主教這一外來的、與中國傳

統宗教有着諸多不同特點甚至有着若干針

鋒相對的矛盾的宗教，同時還像一顆閃爍

着太陽七色光輝的小露珠一樣，體現了歐

洲科學與藝術的方方面面：天文學、數

學、力學、地理學和測繪地圖術、鐘錶

術、水力學及水利機械、光學望遠鏡（及

顯微鏡、眼鏡等）、印刷術等科學知識與

生產工藝；音樂（包括樂器製造和樂理知

識）、美術（油畫和雕塑）、建築藝術、玻璃及琺瑯製品等藝術門類，以及西洋葡萄酒、西醫藥等

等。換句話說，南堂不僅僅具備其宗教場所的功能，還具有展示西方科學、文化與藝術的博物館、

演奏西洋音樂的音樂廳、進行科學實驗的實驗室、收藏圖書的圖書館、刻印出版圖書的印書局等多

方面的綜合文化功能，在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從利瑪竇定居北京開始，從皇帝、大臣到普通老百姓，無數家住北京或作客北京的中國人，甚

至還有朝鮮人，正是從這座相對來說極為簡陋的天主教堂中，瞭解到世間還有另一種文明，一種與

中華文明極為不同，但起碼可以與之並駕齊驅、在不少領域甚至處於領先地位的異質文明。以徐光

啟為代表的晚明開明學者群體，因此而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驅。

進入清朝以後，情況有所變化，在順治、康熙兩代君主的推動下，西學進入宮廷，但也基本上

被禁錮在宮廷之中。儘管如此，畢竟使不少明眼人如趙翼等，在參觀領略了南堂的異國風采之後認

識到：“奇哉創物智，乃出自蠻貊。”“始知天地大，到處有開闢。人巧誠太紛，世眼休自窄。域中

多墟拘，儒外有物格。”（1）自順治、康熙皇帝開始，西方的天文學和觀天治曆之術、地理測繪之術

以及數學、幾何學等學科就在中國學術界確立了不可動搖的主導地位，從湯若望開始，西方傳教士

領導中國欽天監長達二百年之久。有人提及“利瑪竇等人把歐洲的天文、數學、地理等知識傳播到

中國，給中華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2）的這一歷史過程，正是在北京（當然也包括其它地方的教堂）

的天主教堂，特別是南堂最集中地體現出來。

位於南堂正南的沙勿略塑像　余三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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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堂的創建與歷次擴建之概況

一、 1605年利瑪竇創建南堂

1601年 1月 24日，利瑪竇一行歷盡千辛萬苦，

終於再次進入北京。但是，利神父等人在最初的五

年裡，都沒有找到合適的住所，一直租房居住。

1605年 8月，利神父“聽說有一所房子出售，地點

很合適，幾乎是在城區的中心（即宣武門內），面積

很大，價錢合理。討價很低的原因是房子較老，而

且據說裡面鬧鬼，用中國的法術都趕不走。幾個朋

友被請來商量，其中包括徐保祿；他們不僅提出很

好的建議，而且還凑足了進行這筆交易的錢。有了

這樣的援助，三天之內就成交了。神父們於 8月 27

日遷入他們的新居。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

一間漂亮寬闊的禮拜堂，（⋯⋯）後來又加蓋了三間

房作為頂層，底層也增蓋了三間。”（3）

他們這才有了一處令人滿意的久居之所。正如

《利瑪竇中國劄記》中所說的：“在這完成之後，北

京的中心就永久地建立起來了，他們感到輕鬆多

了。”（4）1608年 8月 22日利瑪竇在給總會長阿桂委

瓦神父的信中，還提到這處房子。他說：“我們新

近購置這所宅院，靠近順承門（即宣武門），大小房

間四十，十分寬敞，方便接見客人。”（5）

二、 1610年南堂第一次擴建（同年 5月 11日利

瑪竇於南堂逝世）

1610年，神父們感到原來的教堂已不夠用了，

打算加以擴大。李之藻等人出資促成了這件事。熊

三拔神父曾在後來的一封信中回憶道：“李氏（即李

之藻）曾立有遺囑，給利氏捐白銀四十両，以作建

築北京聖堂之用，不久前還捐獻過十両。（⋯⋯）這

的確給利氏幫了大忙。他為教友們立了好榜樣，聖

堂得以興建，原來的太小，是坐落在房舍之中。利

神父委託我負責建築工程，托天主之福，用了二十

天工夫，把主要的部分建妥，相當美觀，中國人無

不感到驚奇。”（6）

1987年澳門《文化雜誌》刊載了一篇題為〈17

世紀葡國為建造北京兩座最早的耶穌會教堂所作的

貢獻〉的文章，引述了前人著作中有關南堂這次擴

建的寶貴史料：

教堂的面積為 8 x 16米（在圖紙上呈兩個正

方形），擁有一個典雅的正面，可能是文藝復興

時期的風格；側堂頂部為連環拱廊和飛簷相結

合，祭臺比通道的地面高出三個臺階。

可能由於這座教堂建築規模很小，沒有留

下任何文字記載來證實教堂的建造是否得到當

時皇帝和朝廷的支持和參與，也沒有留下有關

建築要求及其規格的資料。祇知道教堂於 1610

年春季開工，到了5月14日工程已經提前進入了

最後階段，並於利瑪竇死後整整一年之際（1611

年 5月 3日）正式啟用，開始宗教祭禮活動。（7）

裴化行根據國外史料對南堂的擴建作了如下

的描寫：“把兩幢三開間的房屋改為兩層樓”，

今日位於南堂入口的利瑪竇像　余三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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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鑿了一口可供食用的水井”，利神父“長久苦

於小堂狹小，教徒祇好不顧嚴寒酷暑在院子裡做

禮拜，於是下決心建造一間寬敞的大廳”，教堂

採用歐洲樣式，“使我們的教堂不像和尚廟”。由

於地皮有限，經費也不充裕，規模仍然不大。

“大廳長 70尺（羅馬尺，合 0.24米），寬 35尺，

門楣、拱頂、花簷、柱頂盤悉按歐式；唱詩班席

昇上三級臺階。”（8）

中國文人劉侗、于弈正《帝京景物略》對當時的

南堂有如是的記載：“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狹長，

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詭異，其國藻也。”（9）

從上述史料記載我們得知，新的教堂是一座歐

式建築，兩層樓高，形狀狹長，長是寬的兩倍。堂

內祭壇分左右兩部分，左供耶穌，右供聖母。特別

值得注意的是：耶穌“左手把渾天圖” 　   將神學

與科學結合了起來，這正反映了利瑪竇的科學傳教

策略。

三、 1650年湯若望主持南堂的重建

據《正教奉褒》載， 1650年，“上賜湯若望宣

武門內天主堂側隙地一方，以資重建聖堂。孝莊文

皇太后頒賜銀兩。親王官紳等亦相率捐助。若望遂

鳩工興建。”（10）湯若望承蒙皇上賞賜，得到原利瑪

竇所建教堂旁邊的一塊土地，同時得到皇太后和達

官貴人的捐資，因此得以興建新的天主堂。

在這之前，“教會內教民祈禱都是在一座外面

瞧不出來任何特徵的聖堂內舉行，這在當時中國全

國都是一樣的情形”。（11）這是由於當年利瑪竇為了

不使天主教過份張揚，而採取的“韜晦之策”。湯若

望這時則依仗自己在大清王朝中的威望，而要“建

一座真正的、如同歐洲教堂一般的教堂了。”“這個

教堂的建築圖樣，當然是他自己之所繪畫。並且監

工的工頭也是他自己充當的。”（12）

這是一座典型的巴羅克式的建築，從平面看是

一個十字架形。長 80尺，寬 45尺。魏特的《湯若望

今日南堂內景　余三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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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根據湯若望的回憶和書信資料，對

當時新建的教堂作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細

的描述。兩年之後，新建教堂主體完

工，在隨後的幾年裡，湯若望又主持建

築了一些附屬設施。

順治皇帝為南堂的竣工親筆題寫

“欽崇天道”四個大字的匾額，“命禮部

尚書與孔子六十六代孫衍聖公，行大

禮，齋送到天主堂內，敬謹懸掛”（13）。

次年順治帝再書“通玄佳境”的匾額，

贈予天主堂。不久，於 1653年（順治十

年）又撰寫了洋洋一千多字的《天主堂

碑記》。現在，這一石碑在經歷了近三

百五十年的風風雨雨後仍保存在南堂院

中。

當時的弘文院學士劉肇國專門撰寫

了一篇〈贈天主新堂記〉，記述了他所

見到的教堂擴建時的施工情況，以及他

在教堂中與湯若望交談，瞭解湯氏建堂

初衷等。文中說道，順治七年（1650）

“孟秋之望，肇國過從泰西湯先生所，聞

匠石聲。叩之，云：稍新堂構，以事天

主也。”劉肇國對此很感興趣，“請得

而瞻仰焉”，他看到教堂的設計中規中

矩，工程質量堅好，一個十字架位於十

分突顯的位置。房檐下有兩通石碑，一

通撰寫的是有關天主教教理的文字，一

通“以叙建堂之緣起也”。劉肇國對湯若

望說：“治曆者先生久留之故，傳教者先

生遠來之故也。”（14）一語點破了治理曆

法和傳播福音之間的關係，即湯若望迢迢幾萬里來

華，原本是為了傳教；但中國朝廷准其留居京師，

主要是讓他治理曆法；而他致力於給朝廷修曆，最

終則是為了傳教。

四、從 1679年始徐日昇建造南堂的鐘樓、安裝

管風琴，並擴建南堂建築

從 1679年開始，葡萄牙籍耶穌會士徐日昇為南

堂建造了鐘樓，安裝大型管風琴，繼而主持了對南堂

的改建與擴建。1703年，正是在北堂建設的同時，康

熙皇帝“以宣武門內天主堂規模狹隘，另給銀一萬

両，飭令重修”。這次對南堂的重修由徐日昇主持。

關於徐日昇主持的南堂改建工程，劉松齡記曰：

“至是日昇更建新堂九所，將舊堂廣而大之，俾成歐

式。除主壇外，別建小壇三，各有壇場。”（15）但是他

沒有註明此次改建與擴建的起始和竣工時間。《中國近

代建築總覽》一書指出：“南堂在 1703-1712年間重

20世紀

南堂老

照片　　　巴黎耶穌會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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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像

來自高智瑜、林華、余三樂編《歷史遺痕》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4年出版

經湯若望改建後的早期南堂外貌圖　　巴黎耶穌會檔案館藏

建，‘徐日昇與閔明我予以改造，成為歐式。’”（16）

重修工程完畢後，康熙將贈與北堂的“萬有真元”

和“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宣仁宣義，聿昭拯濟

大權衡”的對聯又題寫一份，此外“又作律詩一首，一

併送至堂中”。（17）

御題律詩云：

森森萬象眼輪

中，須識由來是化

工。

體一何終而何

始，位三非寂亦非

空。

地堂久為初人

閉，天路新憑聖子

通。

除卻異端無忌

憚，真儒偌個不欽

崇。

從徐日昇為南堂修建鐘樓起，至南堂的擴建完

成，總共花費了三十三年時間。

五、 1775年南堂遭遇重大火災，乾隆皇帝賜銀

重建

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十四日，宣武門天主堂

起火。關於這場火災（1775年陽曆 2月 13日），樊

國梁有如下記載：

眾修士齊集南堂，慶賀本會總統之姑祖母、

聖女加大利納利克西之瞻禮。正在舉行大祭之

時，忽有煙火之氣由臺下而出，撲鼻難忍，主祭

者幾不能畢禮。細加查驗，亦杳無所見。迨修士

信友出堂後，始知堂內火發。各牖烈焰飆飛，迅

於電掣，畫棟雕樑，霎時俱成灰燼。（18）

由於康熙皇帝的御書匾額對聯在火災中亦被焚

燬，高慎思、安國寧等引咎奏請議處。但是乾隆皇

帝對傳教士們寬大為懷，不僅沒有怪罪他們，反而

“賜銀一萬両，着於原址建復。上又親書匾額對聯，

賜懸堂中，以復舊觀”。（19）乾隆此舉顯然與其大力

禁教的政策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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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表彰聖教，寵眷西士之盛舉，在聖教困

厄時，差足與禁教之文誥相抵，使京畿一帶，無

甚大風波。即去京較遠省份，逖聽風聲，亦有所

忌憚，不敢肆意仇教。（20）

　　樊國梁對此亦有記載：

次日皇上遣官弔問，照康熙皇上助建此堂之

例，特賜帑銀一萬両，以資重修。又御筆親書匾

額、對聯，令懸掛堂中，以復其舊。朝員聞此異

典，皆來額賀。修士等催工督匠，不日修工告

竣。然已囊空資竭，錙銖無存矣。（21）

可見儘管皇帝賜銀重建了南堂，但這場火災造成的

重大損失，特別是在圖書、儀器、禮器、壁畫直至

管風琴等方面的損失，已無可彌補了。

明末清初的北京南堂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顯示的多種文化功能

一、展示西方藝術（繪畫及雕塑）的博物館

相對於其它方面來說，西方美術（包括雕塑與

繪畫）對中國人的影響最為形象和直觀，因此眾多

參觀過南堂的中國人都論及他們在這方面所得到的

感受和震撼。

早在明朝末年刻印的《帝京景物略》就對當時南

堂的雕塑與繪畫作了如是記載：

供耶穌像其上，畫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

許人。左手把渾天圖，右叉指若方論說次，指所

說者。鬚眉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其輪，鼻

隆其准，目容有矚，口容有聲，中國畫繪事所不

及。（22）

談遷也在其筆記中談到西洋繪畫的魅力：

其畫以胡桃油漬絹抹藍，或綠或黑，後加彩

焉。不用白地，其色易隱也。所畫天主像，用粗

湯若望改建的南堂正面外貌

巴黎耶穌會檔案館藏

經湯若望改建的早期南堂內圖

巴黎耶穌會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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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遠睇之，目光如注。（23）

乾隆年間的文人姚元之曾對南堂的由著名畫師

郎世寧繪製的壁畫作了最為詳細的記述  　

南堂內有郎世寧線法畫二張，張於廳事東、

西壁，高大一如其壁。立西壁下，閉一眼以覷東

壁，則曲房洞敞，珠簾盡卷。南窗半啟，日光在

地，牙籤玉軸，森然滿架。有多寶閣焉，古玩紛

陳，陸離高下。北偏設高几，几上有瓶，插孔雀

羽於中，燦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瓶影、几

影，不爽毫髮。壁上所張字幅篆聯，一一陳列。

穿房而東，有大院落。北首長廊聯屬，列柱如

排，石砌一律光潤。又東則隱然有屋焉，屏門猶

未啟也。低首視曲房外，二犬戲於地矣。再立東

壁下，以覷西壁，又見外堂三間。堂之南窗日掩

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密立。堂柱上懸大鏡

三。其堂北牆樹以隔扇，東西兩案，案舖紅錦，

一置自鳴鐘，一置儀器。案之間設兩椅。柱上有

燈盤，四銀柱矗其上。仰視承塵，雕木作花，中

凸如 ，下垂若倒置狀。俯視其地，光明如鏡，

方磚一一可數。磚之中路，白色一條，則甃以白

石者。由堂而內寢室，兩重門戶，簾櫳窅然深

靜。室內几案遙而望之飭如也，可以入矣，即

之，則猶然壁也。線法古無之，而其精乃如此，

惜古人未之見也。特記之。（24）

姚元之仔細描寫了郎世寧繪於南堂東、西牆壁

上的兩幅壁畫。他先是立西牆下而看東牆，然後又

立東牆下看西牆。壁畫內種種陳設，林林總總，栩

栩如真。特別是由日光照射所形成的“扇影、瓶影、

几影，不爽毫髮”，給人一種“似可以入”的錯覺，

然而當他真的走到跟前，“則猶然壁也”。他歎息西

洋畫法的精妙，甚至為無緣一見此畫的古人而惋惜。

差不多是同時代人的張景運，也對南堂的壁畫

作了長篇惟妙惟肖的描寫，他站在畫前“凝眸片晌，

竟欲走而入也，及至其下捫之，則塊然堵牆而已。殆

如神州瑤島可望不可即，令人悵惘久之。”（25）

另一文人蔣士銓寫了題為“泰西畫”的長詩，更

是生動地反映了中國文人對西洋畫法的贊賞：

（⋯⋯⋯⋯）

鉤簾貼地風不興，隔窗喚人人不應。

有階雁齒我欲登，蹋壁一笑看文綾。

乃知泰西畫法粗能精，量以鈿尺纍黍爭。

紛紅駭綠意匠能，以筆着紙紙不平。

日影過處微陰生，遠窗近幔交縱橫。

紅蕖欲香樹有聲，小李將軍莫與衡。

若對明鏡看飛甕，一望淺深分暗明，

就中掩映皆天成（⋯⋯⋯⋯）（26）

詩中對西洋畫法的明暗處理和立體逼真感都作了形

象生動的描繪。

清代常有朝鮮使團來北京，很多使臣都曾到南堂

參觀並在他們的筆記、文集中作了記錄。其中一名叫

樸趾源的曾對南堂的壁畫作了生動詳細的描述：

今天主堂中，牆壁藻井之間，所畫雲氣人

物，有非心智思慮所可測度，亦非言語文字所可

形容。吾目將視之，而有赫赫如電，先奪吾目

者。吾惡其將洞吾之胸臆也！吾耳將聽之，而有

俯仰轉眄，先屬吾耳者。吾慚其將貫吾之隱蔽

也！吾口將言之，則彼亦將淵默而雷聲。（27）

以如此之文字描寫出西洋壁畫對他產生的強烈震撼

力。這是指遠看，再說近看，不禁令他對西洋畫的

明暗處理、細節逼真的技法歎為觀止。

逼而視之，筆墨粗疏，但其耳目口鼻之際，

毛髮腠理之間，暈而界之，較其毫分，有若呼吸

轉動，蓋陰陽向背而自生顯晦耳。（28）

接着朴趾源列舉了壁畫上所見的婦人（即聖母）、孺

子（即聖子），還有令東方人瞠目結舌的西方神話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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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送給萬曆皇帝的聖母油畫像就是本圖之摹品

取自意大利《“利瑪竇與中國”展覽》一書

鬼車鳥翅如蝙蝠，墜地宛轉。有

一神將，腳踏鳥腹，手舉鐵杵，撞鳥

首者。有人手人身而鳥翼飛者，百種

怪奇，不可方物。左右壁上，雲氣堆

積，如盛夏午天，如海上新霽，如洞

壑將曙，蓬滃勃鬱，千葩萬朵，映日

勝暈。遠而望之，則綿邈深邃，杳無

窮際，而群神出沒，百鬼呈露，披襟

拂袂，挨肩迭跡，而忽令近者遠而淺

者深，隱者顯而蔽者露，各各離立，

皆有憑空御風之勢，蓋雲氣相隔而使

之也。（29）

再看藻井，即頂部的壁畫：

仰視藻井，則無數嬰兒跳蕩彩雲

間，累累懸空而下，肌膚溫然，手腕

脛節肥若緣絞，驟令觀者莫不驚號錯

愕，仰首張手以承其墜落也。（30）

西洋美術作品對東方人如此強烈的

震撼力來自於其獨特的明暗處理和“透

視法”。利瑪竇曾對中國人說明油畫的

明暗處理法：

中國祇能畫陽面，故無凹凸。

吾國畫兼畫陰陽，故四面皆圓滿

也。凡人正面則明，而側面處即

暗；染其暗處稍黑，斯正面明者顯

而達矣。（31）

南懷仁在《歐洲天文學》中專列一章論“透視畫

法”。他說：“透視法以她明亮的眼睛，是第一個抓

住皇帝眼睛的藝術形式。的確，在我們的天文學剛

剛得到平反昭雪的那一年的年初，透視畫法就緊接

着自由地進入宮廷。”他滿懷自豪之情向他的歐洲

同胞描述道：

你恐怕難以相信，這一藝術是如何地吸引着每

個人的注意力。不僅僅是北京的居民，而且包括從

其它省份到北京來的人。他們看到後，就禁不住地

贊口不絕，說這路徑、回廊和庭院是如此的深邃，

這圓柱和其它所有的東西在絕對平面的畫布上魔術

般地立體化了，這圖畫是如此地接近真實！這些從

未見過甚至從未聽說過這樣高超藝術的觀看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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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突然站在這些畫有房子和花園的圖畫前面的

時候，就完全被征服了，被迷惑了，而以為他們看

到的是真實的房子和花園！（32）

南懷仁在《歐洲天文學》中還記述了一種奇妙的

壁畫。他說：

我們在北京的居住地的花園四周都有圍牆，

閔明我神父根據光學的法則，在每一面牆上都畫

了一幅與牆的長度相符的差不多五十英尺長的壁

畫。當人們站在壁畫正面觀看的時候，僅僅可以

看到山巒、樹木和獵場的圖景等等，但是當人們

從一個特殊的角度來觀看時，這幅畫裡就奇迹般

地真真切切地出現一個人或者至少是另外一种動

物。有一天皇帝來參觀我們的居住地，他一幅接

一幅地欣賞這些壁畫，看得很慢很仔細。到了最

近這些日子，每天都有那些高官們陸陸續續地頻

繁造訪我們的駐地。他們也是來欣賞這些壁畫和

其它類似藝術作品的。他們無不衷心贊美這一藝

術，儘管因為圍牆的表面延伸得如此遠且十分不

規則，儘管因為牆上開的門和窗戶相當程度地損

害了壁畫的完整性。甚至有的人僅僅就是站在正

面觀看，就已經是贊不絕口了。（33）

以上這些生動形象的描寫，使我們可以聯想到

歐洲教堂的那些美輪美奐的藝術傑作，也可以想見

這些歐洲藝術對中國人及其他東方人的巨大的感染

力和震撼力。那個時代的南堂的確不愧為展示西方

美術的博物館。

二、展示西方樂器和演奏西方樂曲的音樂廳、

“歌劇院”

（本版兩幀〈利瑪竇像〉摘自英特網）

取自意大利《“利瑪竇與中國”展覽》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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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進京時就攜帶一架西式鐵琴。明人馮時

可《蓬窗續錄》云：

余至京，有外國道人利瑪竇。（⋯⋯）道人

又出番琴，其製異於中國，用銅鐵絲為弦；不用

指彈，祇以小板案，其聲更清越。（34）

據此可以認為這就是中國的第一架古老的鋼琴。清

初，談遷在南堂中看到了這架琴，稱這種西洋樂器

為“天琴”：

琴以鐵絲。琴匣縱五尺，衡一尺，高九寸，

中板隔之；上列鐵絲四十五，斜繫於左右柱，又

斜梁；梁下隱水籌，數如弦；綴板之下，底列雁

柱四十五，手按之，音節如譜。（35）

尤侗以此琴入詩：“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琴

響自高低；阜城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

並自註曰：“天主堂有自鳴鐘、鐵琴。”（36）

經湯若望改擴建後的南堂設置了高大的鐘樓，

後經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的改建，鐘樓裡的大鐘

能定時奏出洪亮悠揚的樂曲，令北京的市民驚歎不

已。南懷仁在描述北京市民如何熱衷於教堂鐘樓奏

出的美妙音樂時，曾把南堂稱作“歌劇院”。他滿懷

驕傲地寫道：

因為鐘聲傳揚得遙遠和廣闊，使得我們的

教堂也在帝國都城裡名聲遠播。爭相前來目睹

的百姓擠得水泄不通。無論如何，最令他們驚

奇的是每到一個整點前鐘樓所奏出的序曲音

樂。的確，因為徐日昇神父特別精通音樂，他

設計了很多能奏出和諧音樂的鐘鈴，用車床精

密地製造出來，然後懸掛在鐘樓正面最高的塔

樓上，塔樓是敞開的。在每一個鐘鈴裡，他按

（本版兩幀〈徐光啟像〉由余三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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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就自動地起動，借助它的重力旋轉起來。鼓

輪上的那些小釘把繫鐘錘的鐵絲帶動起來，敲

擊演奏出完美的中國音調。這前奏樂一結束，

那大鐘就立即以深沉厚重的音響敲起來。

我實在無法用言詞來形容這一新奇精巧的

設計是如何使前來觀看的人們感到狂喜的。甚

至在我們教堂前廣場之外的廣大街區裡，都不

能阻止這擁擠、失序的人潮，更不要說我們的

教堂和教堂前的廣場了。特別是在固定的公共

節日裡，每個小時都有不同的觀光者潮水般

地、絡繹不絕地前來觀看。雖然其中絕大部分

人是異教徒，但他們還是以曲膝下跪、反複叩

頭在地的方式向救世主的塑像表示他們的敬

意。我期盼着，感謝徐日昇神父此刻正在建造

的而即將提早完工的管風琴，正如我在前面提

到的那樣，那時將會有更多的人們聚集到這個

新建的“歌劇院”前，進而通過這種方法，使每

一個靈魂在管風琴和其它樂器的奏鳴聲中贊美

我們的天主！（37）

南懷仁這裡提到的由徐日昇安裝的管風琴更是

令中國人感興趣和大開眼界。乾隆年間，曾以撰寫

《二十二史劄記》而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趙翼曾參

觀了南堂，撰寫了題為“西洋千里鏡及樂器”的短

文，其中就以大版篇幅描繪了教堂裡的管風琴，並且

還吟誦了一首題為“同北墅、漱田觀西洋樂器”的長

詩。趙翼在短文裡這樣描繪管風琴的：

有樓為作樂之所。一虬者坐而鼓琴，則笙、

簫、盤、笛、鐘、鼓、鐃、鐲之聲，無一不備。

其法設木架於樓，架之上懸鉛管數十，下垂不及

樓板寸許；樓板兩層，板有縫與各管孔相對，一

人在東南隅鼓韝以作氣，氣在夾板中盡趨於鉛管

下之縫，有縫直達於管；管各有一銅絲繫於琴

弦；虬鬚者撥弦則各絲自抽頓，其管中之關捩而

發響矣。鉛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窾竅，以像諸樂

之聲。故一人鼓琴而眾管齊鳴，百樂無不備，真

奇巧也。又有樂鐘，並不煩人挑撥，而按時自樊國樑《燕京開教略》中的楊廷筠像

照歐洲方式〔中譯者註：中國式的銅鐘都是從

外面敲擊發聲的〕用鐵絲繫上一個精心設計的

鐘錘，使它們能奏出美妙和諧的音樂。在鐘樓

的空隙間，他放置了一面圓柱形的鼓輪。在這

鼓輪上，他用插上一些表示音階的、相互之間

的間隔成比例的小釘的方法，預置了中國音樂

的聲調。當時間快到了該敲大鐘的時候，這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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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亦備諸樂之聲，尤為巧絕。（38）

他在長詩中吟道：

（⋯⋯⋯⋯）

斯須請奏樂，虛室靜生白。

初從樓下聽，繁聲出空隙。

噌吰無射鐘，嘹亮蕤賓鐵。

淵淵鼓悲壯，坎坎缶清激。

錞于（古代的一種銅製樂器）丁

且寧，磬折拊復擊。

瑟稀有餘鏗，琴淡忽作霹。

紫玉鳳唳簫，煙竹龍吟笛。

連挏椌楬底，頻櫟鉏鋙脊。

鞀（撥浪鼓）耳柄獨搖，笙舌炭

先炙。

吸噓竽調簧，節簇笳赴拍。

篪疑老嫗吹，筑豈漸離（高漸

離，古代擊筑樂師）擲。

琵琶鐵彈撥，箏瑟銀甲劃。

寒泉澀箜篌，薄雪飛篳篥（古代

一種竹製樂器）。

孤倡輒群和，將喧轉消寂。

萬籟繁會中，縷縷仍貫脈。

方疑宮懸備，定有樂工百。

豈知登樓觀，一老坐搊擘。

一音一鉛管，藏機捩關膈。

一管一銅絲，引線通骨骼。

其下韝風橐，呼吸類潮汐。

絲從橐罅綰，風向管孔迫。

眾竅乃發聲，力透腠理砉。

清濁列若眉，大小鳴以臆。

韻乃判宮商，器弗假瓠革。

雖難繼韶頀，亦頗諧皦繹。

白翎調漫雄，朱鷺曲未敵（白翎、朱鷺二古

曲名）。

奇哉創物智，乃出自蠻貊。

緬惟華夏初，神聖幾更易。

鸑鷟（鳳凰的一種）肇律呂，秬黍（秦人以

此規定長度單位）度寸尺。

嶰谷（昆侖山的山谷）截綠筠，泗濱采浮石。

元聲始審定，萬古仰創獲。

迢迢裨海外，何由來取則？

伶倫與後夔（伶倫：黃帝時的樂官；後夔：

堯時主管音樂、舞蹈的大臣），姓名且未識。

音豈師曠傳？譜非制氏得（師曠：古代著名

樂師；制氏，漢代的樂官）。

始知天地大，到處有開闢。

人巧誠太紛，世眼休自窄。

Noel Golvers 著 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 J. (Dillingen, 1687) 一書的插圖〈耶穌會士在欽天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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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多墟拘，儒外有物格。

流連日將暮，蓮漏報酉刻。

歸將寫其聲，畫肚記枕席。（39）

這首長詩有很多生癖古字，讀起來詰屈聱牙，

典故頗多，理解起來十分困難，卻是難得的對當時

南堂管風琴最為生動詳細的描寫。唐代詩人白居易

曾寫了千古名篇〈琵琶行〉，這首長詩應該是清代的

〈管風琴行〉。

詩的開頭，先寫了作者在聆聽管風琴演奏時

的感受，他用琴、瑟、簫、笛、鞀、笙、竽、

笳、篪、筑、琵琶、箜篌、篳篥等眾多中國樂器

的發聲效果來比附和描繪這一西方樂器演奏的音

樂的豐富表現力和感染力。作者起初以為，一定

是有上百名樂工共同演奏，“豈知登樓觀，一老

坐搊擘”，僅一個人彈琴就產生一個樂隊的效

果。作者然後對管風琴的構造及其發音原理作了

描述，並驚歎道：“奇哉創物智，乃出自蠻貊。”

這麼奇妙的樂器，竟然出自中國以外的地方！而

且也不是中國樂師“師曠”所傳，樂譜也不是古人

沿襲下來的。作者終於領會到：“始知天地大，

到處有開闢。人巧誠太紛，世眼休自窄。”就是

說，這時我才知道天地是如此之大，到處都有新

的發明創造；靈巧智慧的人實在是非常多的，不

要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得過於狹窄。但是“域中多

墟拘，儒外有物格”，中原士人的眼界總是很拘

謹，要知道除了儒學之外還有很多其它學問啊！

最後作者寫道，我流連忘返，不覺天色已暮，自

鳴鐘告訴我時間已至酉刻（即晚九、十點鐘）。回

家後我還是非常興奮，無法入睡，於是就將今天

的所見所聞寫下來，記錄在枕蓆之上。

這一文一詩是反映國人對管風琴認識的極有價

值的史料。雖然趙翼此詩此文作於 1759年，大約是

徐日昇安裝管風琴五十年以後的事情了，但這管風

琴無疑還是當年徐公所為，因為來華傳教士中，在

南懷仁像

南懷仁著《歐洲天文學》拉丁文原書之書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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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安裝管風琴方面無人能出其右。

後來訪京的朝鮮人也對南堂中的管風琴做過一

些描述。

三、展示西方科學儀器的展覽館和進行科學實

驗的實驗室

秉承利瑪竇科學傳教的遺風，南堂的歷代主持

者都十分重視科學。南堂中設有自己的小型觀象

臺，陳列了不少有關天文、地理甚至有關水利方面

的儀器，使前往參觀的中國人大開眼界。

晚明文人劉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就將

位於宣武門內的天主堂描寫成展示西洋奇器的博物館：

其國俗工奇器，若簡平儀。儀有天盤，有地

盤，有極線，有赤道線，有黃道圈。本名範天

圖，為測驗根本。龍尾車，下水可用以上，取義

龍尾，像水之尾尾上昇也。其物有六：曰軸、曰

牆、曰圍、曰樞、曰輪、曰架。潦以出水，旱以

入，力資風水，功與人牛等。沙漏，鵝卵狀，實

沙其中，顛倒漏之，沙盡則時盡，沙之銖兩準於

時也，以候時。遠鏡，狀如尺許竹筍，抽而出，

出五尺許，節節玻璃，眼光過此，則視小大、視

遠近。候鐘，應時自擊有節。（40）

國人一般對特殊的天文儀器可能茫然無所知，

但對望遠鏡的功能則比較容易認識，因此對望遠鏡

的記述也比較多。

前面談及的趙翼除了特別關注管風琴之外，對

望遠鏡也很感興趣。他在〈西洋千里鏡及樂器〉一文

中對望遠鏡作了比較詳細的描述：

堂（指南堂）之旁有觀星臺，列架以儲千里

鏡。鏡以木為筒，長七、八尺；中空之而嵌以玻

璃，有一層者、兩層者、三層者。余嘗登其臺以

鏡視天，赤日中亦見星斗。視城外則玉泉山寶塔

近在咫尺間，磚縫亦歷歷可數。而玻璃之單層

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兩層者悉倒，三層者則

又正矣。（41）

詩人趙懷曾撰寫了題為“遊天主堂紀事”的長

詩，詩中寫到了南堂裡的觀象臺：“又築觀象臺，

儀器匠心造。橫鏡曰千里，使人齊七曜。乃於窺天

微，兼得縮地妙。所惜昧禨祥，但解推蝕眺。”最

後，他也承認中國學者在科學方面的不足：“吾儒

通三才，本異索隱誚。因疏專門業，致被遐方

笑。”（42）

朝鮮人洪大容參觀南堂時也看到了望遠鏡。他

在《湛然燕記》中寫道：

鏡制，青銅為筒，大如鳥銃之筒，長不過三

郎世寧自畫像

來自顧衛民著《基督宗教藝術在華發展史》

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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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尺許，兩端各施玻璃。下為單柱三足，上有機

為象，限一直角之制，架以鏡筒，其柱之承機為

二活樞，所以柱常定立，而機之低昂迴旋，惟人

所使也。柱頭墜線，所以定地平也。（⋯⋯）持

以窺天，暗淡如夜色。以施於鏡筒，坐凳上遊移

低仰以向日，眇一目而窺之，日光團團，恰滿鏡

筒，如在淡雲中，正視而目不瞬，苟有物，毫釐

可察。蓋異器也。（43）

此外，南堂也有展示歐洲地理科學的世界地

圖。朝鮮人洪大容記述道，在南堂客廳的牆壁上，

“東壁畫蓋天星象，西畫天下輿地”（44）。這種繪有五

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圖無疑也會給前往參觀的中國

人和朝鮮人以極大的震撼。

南堂又是進行多種科學實驗的實驗室。

明末傳教士熊三拔曾與徐光啟合作著有《泰西

水法》一書。當時他在南堂內製作了若干水利儀

器，國人爭相一睹為快。曾為《泰西水法》撰序的

鄭以偉稱， 1612年他造訪熊三拔的住所，“見其

家，削者、 者、綯者，皆治水器也”（45）。這些新

順治皇帝像

南堂會議廳門上懸掛順治皇帝所題“通玄佳境”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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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水利工具吸引京城的官員學者紛紛來到北京會

院。有記載曰“都下諸公聞而亟賞之”，不少人還

“募巧工從受其法，器成即又人人亟賞之。”（46）在

一段時間裡，南堂既是熊三拔試製水利工具的實驗

室，又是展示這些水利工具的展覽館。

發生在 1668年年底的三次對日影長度的測定，

是對歐洲天文學、乃至於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命運具

有決定意義的事件。南懷仁準確的預測直接導致了

康熙朝歐洲天文學的回歸和天主教的復興。然而他

的這一成就與他在南堂曾經進行過的多次試測、特

別是多次失敗是分不開的。他曾回憶道：

我經常在我們住所的院子裡研究日影問題，

尤其是幾個不同長度的標杆的影長。我常常會觀

察到我所計算的結果與實際日影發生誤差，有時

是算少了，有時則是算多了。我推測這些誤差是

由於我的設備的不精確而造成的。（47）

正是他不斷地從失敗中學習，堅持不懈地試驗，才

得以逐漸提高預測的精度，最終在關鍵時刻取得令

人贊歎的成就。

閔明我神父運用水力學的原理，製造了一座

以源源不斷的水流來驅動的時鐘，“在這部機器

的頂部站立着一隻精緻的木製小鳥。這隻小鳥能

逼真地模倣大自然中的鳥鳴。在清晨，它能報告

應該起床的時間，它在那一時刻開始唱一支歌，

其聲響足以將熟睡的人喚醒。”閔明我準備將此

作為貢品進獻給皇帝，“以至名聲大振，召引大

批高官顯貴來到我們的住所，在它還未進獻給皇

帝之前，就得到了如潮的贊美”。當康熙皇帝得

到這一西洋奇器時，便禁不住“龍顏大悅”。（48）

閔明我進一步試製了一幢用水銀驅動的時鐘，

“他的這一嘗試簡直可以稱作是全新的發明。通過

八個月的試驗，這種計時器被證明在準確性和可

靠性上遠遠超過了以往的儀器”。在南懷仁寫下

這段話的 1680年前後，“儀器已經做好了，祇是

還沒有將它進獻給皇帝。”（49）

更值得一提的是南懷仁在南堂試製的用蒸汽發

動的模型車。他寫道，大約在1676-1677年間，“我

用輕質木材製造了一架兩英尺長的小四輪車。在車

的中間安裝了一個小容器，裡面填滿了燒紅的煤

塊，以此做成一個蒸汽發動機。憑藉這個機器，我

很容易地就驅動了這架四輪小車。”不僅如此，他

還製造了用蒸汽驅動的小船模型。“我可以將這架

蒸汽動力機所體現出來的力學原理，很容易地用來

為其它任何一種機器提供動力。舉例說，我製作了

帶有像是鼓足了風帆似的一艘紙船，並且讓它持續

地沿着一個圓週航行”（50）這一發明要比公認的蒸汽

機發明人鄧尼斯．帕平（Denis Papin）的設計最少

提早了十年。

由此看來，北京的天主教南堂作為科學實驗的

現
存
南
堂
的
順
治
皇
帝
題
碑
　
　
　
余
三
樂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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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在有些方面甚至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展示西方科學與造紙、印刷術的圖書館和

出版新書的印書局

書籍是知識的載體，從利瑪竇開始，所有的來

華傳教士都非常重視書籍的作用。利瑪竇在寄往歐

洲的書信中多次提出要求，希望能得到有關天文

學、數學等學科最新成就的書籍。鄧玉函在即將踏

上中國土地時，曾向他的舊時同僚伽利略討要科學

新著。當金尼閣、衛匡國從中國返回歐洲招募年輕

傳教士來華時，募集圖書也是其重要任務之一。

1614年金尼閣返回歐洲晉謁教皇保祿五世，獲得大

量贈書，在周遊歐洲各國時，又得各國王室捐贈，

1618年攜七千冊書東來，一時間傳為盛事。被稱為

中國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楊庭筠極為興奮，面對

汗牛充棟的西方書籍，他曾立下宏願：西洋書籍

“所稱六科經籍，約略七千餘部，業已航海而來，

且在可譯”；“假我十年，集同志數十手，眾共成

之”；“人壽苦短，何哉？吾終不謂如許奇秘，浮

九萬里溟渤而來，而無百靈為之呵護，使終湮

滅。”（51）這批書籍很大一部分輾轉抵京，藏於南

堂圖書館。

1613年，在南京太僕寺少卿任上的李之藻上〈請

譯西洋曆法等書疏〉。李之藻在陳述了翻譯西洋天文

書籍以改進中國曆法的必要性之餘，還進一步說，除

了天文曆誌書籍之外，西學還有“水法之書”、“演

算法之書”、“測望之書”、“儀象之書”、“日軌

之書”、“萬國圖誌之書”、“醫理之書”、“樂器

之書”、“格物窮理之書”等等，“以上諸書，多非

吾中國書傳所有”，“皆有資實學，有裨世用”。（52）

1626年（天啟六年）王徵入京為官，專門拜訪

鄧玉函、湯若望等傳教士，請教西洋奇器。鄧玉函

等笑着拿出有關這方面的西洋書籍說：“專屬奇器

之圖之說者，不下千百餘種。”王徵看到“諸奇妙器

無不備具”，“種種妙用，令人心花開爽”（53），便

迫切地提出願與他們合作將書譯成中文。這就導致

了王徵與鄧玉函合作翻譯《遠西奇器圖說》一書。

畢拱辰是另一名從南堂的藏書中獲得靈感的中

國文人。 1634年，他在京師與湯若望相識，一日，

畢氏談及“貴邦人士範圍兩儀天下之能事畢矣，獨

人身一事尚未睹其論著，不無觖望焉？”湯若望拿

出一幅〈西洋人身圖〉給畢拱辰看，並說：“西庠留

意此道，論述最夥，但振筆日譯教中諸書，弗遑及

此，請以異日。”畢拱辰細觀此圖，“其形模精詳，

剞劂工絕，實中土得未曾有”。過了幾天，畢拱辰

又造訪南堂湯若望，湯公將已亡之鄧玉函早在杭州

李之藻家避難時與一不知名的中國文人合作翻譯的

《人身說》二卷相示。畢拱辰讀後，極為折服，稱該

書“縷析條分，無微不徹。其間如皮膚、骨節諸

類，昭然人目者，已堪解頤”，“使千年雲霧頓爾披

豁”。他驚歎道：“余幸獲茲編，無異赤手貧兒，驀

入寶山，乍睹零

璣碎璧，以不勝

目眩心悸，骨騰

肉飛，遑待連城

鼉采，照乘夜光

哉！”（54）畢拱辰

因此發奮，將舊

譯本重新潤色修

飾，與《人身圖

說》合裝為二卷

刻印，乃我國第

一部介紹西方生

理學及解剖學著
南懷仁製作的蒸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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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此類事例不勝枚舉。

書籍同時又是造紙、印刷技術的體現。儘管西

方的造紙和印刷術最早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但是

到了16-17世紀之後，西方的造紙術和印刷術都已經

相當發達，而且与中國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西洋紙

張的質地比中國紙張厚實、耐用，可以雙面印字而

不至於滲透到背面。因此，當中國人在南堂看到印

刷精美的西洋書籍的時候，無不感到驚訝新奇。

利瑪竇在世時，費奇觀來京時曾攜帶了一部精

美、豪華的八卷集多種語言對照的《聖經》。這是紅

衣主教塞維里尼（Cardinal Severini）送給中國傳教

團的禮物。在聖母昇天節，利神父在自己的居所展

示了這部《聖經》。他描寫道：“很多人到教堂來參

觀這些書籍，對印刷和裝訂大感驚異，他們會說：

‘毫無疑問，人們用這樣的工藝如此精緻地刊印這些

書，其中所包含的教義一定是很了不起的。’”（55）

清初訪問過南堂的談遷，對西方紙張做了如下

的記述：“其書疊架，蠶紙精瑩。劈鵝翎注墨橫書，

自左向右，漢人不能辨。”“製蠶紙潔白，表裡夾

刷。”（56）清代的皇帝也十分喜愛這種西洋紙，有時候

傳教士們就以這種特別的紙張作為貢物晉獻給皇帝。

有記載說，湯若望時南堂已建有一座“頗具規

模、收集了大量宗教書籍、圖畫和包括了數學、天

文學的多卷本叢書的圖書館”（57），藏書約三千多

冊。（58）不幸的是 1775年的一場大火，使南堂的圖

書館遭受了毀滅性的損失。在這以後北堂圖書館成

為收藏西方書籍最豐富的圖書館。據統計， 1860年

南堂圖書館藏書為五千四百冊。（59）

南堂不僅是收藏西方書籍的圖書館，也是出版

介紹西方科學、文化與宗教等中文書籍的印書局。

利瑪竇定居北京南堂之後，將以往出版過的幾部中

文著述《天主實義》、《交友論》等再版，又出版了

王徵與鄧玉函神父合譯《奇器圖說》 王徵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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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二十五言》、《幾何原本》、《畸人十篇》、

《同文算指》、《圜容較義》、《渾蓋通憲圖說》、

《乾坤體義》等等，幾乎他的所有中文著作都是在北

京的南堂刻印出版的。不僅如此，就連明王朝下令

編纂的卷帙浩繁的《崇禎曆書》也是在南堂刻板的。

1644年李自成起義軍攻入北京，不久又倉皇撤離，

縱火焚燬皇宮和民房，火勢也殃及處於宣武門附近

的南堂。當時在南堂留守的湯若望率領前來避難的

教徒，奮力保護教堂，才使存有《崇禎曆書》大量木

版的兩間房子免遭毀滅，以致在清軍進入北京之

後，得以將新法曆書獻給朝廷，繼而頒行天下。

其他傳教士的很多著作也是由南堂刻印出版

的，祇是當時並沒有打出自己的招牌。後來的北堂

（西什庫教堂）就在自己刻印出版的書籍中印上了特

別的標誌：北京西什庫排印。

五、歐洲巴羅克式的建築及園林樣式

經湯若望主持擴建和改建的南堂，是一座典型

的巴羅克式建築，從平面看是一個十字架形。魏特

的《湯若望傳》根據湯若望的回憶和書信資料，對當

時新建的教堂作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細的描述：

教堂內部藉立柱之行列把教堂之頂格闢為三

部。各部皆發圈，作窟窿形，有若三隻下覆之船

身。其中間頂格之末端作圓閣狀，高出全部教

堂，圓閣上更繪種種聖像。中部頂格兩邊之頂格

為一塊一塊方板所張蓋。教堂正面門額上，用拉

丁文大字母簡書救世主名字 IHS 字（60），四周更

以神光彩飾。教堂高出毗連房屋之上三十餘埃勒

（歐洲的一種長度單位），很遠處即能望見。

教堂內築祭壇五座。正中大祭壇上供奉救世

主大聖像，周圍為天使與曲膝跪地上之宗徒所圍

繞。救世主一手托地球，一手伸出作降福狀。正

壇左面即光榮的方面，設聖母瑪利亞祭壇。壇上

供羅馬聖母瑪利亞大教堂內所供奉施乃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所載南堂牌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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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nee）所製聖母慈悲大聖像之複本。右面祭

壇上供奉聖彌協爾大天使和其他天使。立柱之間

設伊納爵和方濟各．沙勿略祭壇。各祭壇前方皆

以欄杆圍繞。教堂內部之地上，密以精細四方石

塊舖墊成各種花樣，其上更舖設地毯。（61）

教堂院內的花園也以歐式建造，康熙年間有中

國學者描寫如下：

“玩瀾亭”，兩旁有小池。左池水上高三四

尺；右池水四道，上噴高四五尺。左右另築小方

窖，設機竅，用水四散噴注，以溉竹木。（62）

這應該是中國土地上最早的噴水和噴灌設施。後來

乾隆皇帝命傳教士在圓明園修“大水法”，說不定也

是從南堂的花園中受到了啟發。

凡有機會參觀南堂的中國學者、官員，對其建

築、園林無不交口稱贊，如曰“明爽異常”，“極其

工巧”，“足稱奇觀”云云。（63）

六、其它方面（葡萄酒和酒器、西醫藥等）

中國古代也有關於葡萄酒的記載，“葡萄美酒

夜光杯”即是唐詩中的名句。但那時飲用葡萄酒的

多是西北少數民族，中原的漢人不知道如何釀造葡

萄酒，也難得有機會品嚐到這種酒。當利瑪竇進入

北京後，葡萄酒就被帶到了北京城，因為做彌撒必

須要飲這種象徵着耶穌的血的葡萄酒。

湯若望主持南堂時，曾邀請幾位中國的文人朋

友到南堂一起品酒。他們不僅對甘露瓊漿般的洋酒

大加贊賞，而且對西洋的酒器和飲酒的禮節推崇備

至，紛紛寫下了熱情洋溢的詩篇。《贈言合刻》一書

中就收錄了幾首這樣的詩歌。

其一是禮部尚書胡世安題〈道未先生邀同行屋

貳公飲和（荷）蘭貢酒〉：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所載南堂入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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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陬扇皇風，一十有三載。古昔不庭區，

梯航來每每。和（荷）蘭輕重洋，修貢自西海。

異物匪朝珍，傾葵應有宰。奇釀羅諸邦，瓶貯

色爭璀。丹震凜禹箴，惡旨寓下逮。頒予通微

師，故國味斯在。秋色老梧桐，幽軒殊芳靄。

招飲共獻酬，甘洌資澆磊。手捧玻璃杯，心惟

酒誥諧。沉湎絕九重，衎宴及臣寀。先生廣此

意，觴政贈一解。（64）

其意為：順治皇帝登基已有十

三年，古時從未進貢過的國

家，現在經常來訪。善於航海

的荷蘭國前來進貢，貢品中的

洋酒色澤璀璨。皇上將其賞給

了通微教師，使他嚐到了家鄉

的味道。在秋天的老梧桐樹

下，湯先生請我們來他的住所

品嚐此甘洌的洋酒。我手捧着

玻璃酒杯，沉醉在來自遙遠地

方的佳釀之中。

其二是國子監祭酒薛所蘊

題〈湯先生招飲上賜和（荷）蘭

貢酒〉：

聲教被遐荒，和蘭重譯

至。方物多珍奇，不貴越裳

雉。維酒清且烈，各國釀有

制。一種三器盛，四種十二

器。玻璃製精巧，燦爛文理

其。罌實色互映，表裡如一

致。舟航天際來，蛟龍應所

嗜。扃鑰固重篋，二年得供

御。異人湯先生，上前全拜

賜。持歸通微堂，馨聞莊逵

暨。叩友二三人，相延就客

次。啟罌歡命酌，開樽心已

醉。珀光與珊瑚，精彩難逼

視。甘露和瓊液，不知何位

置。盈盈異香浮，霍爾消積滯。平生耽 糱，市沽

甘酣寐。豈知天壤寬，海外有此異。譙樓笳聲急，

嚴城將欲閉。醺然促歸輿，歎息文德備。（65）

詩的大意是，中華的聲教影響到極遠的地方，荷蘭

國人遠渡重洋來進貢，貢獻了很多珍奇物品，特別

是清洌的洋酒。洋人飲酒有洋人的規矩，一種酒要

用三個器皿來盛，四種酒就要十二個器皿。玻璃酒

杯製作精巧，與酒瓶交相輝映。這種酒來自天邊，

北堂“西什庫”印局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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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龍也喜歡喝。酒瓶裝在好幾重的匣子裡，還用鎖

鎖牢。兩年才進貢一次，皇帝全都賞給了湯先生。

湯先生把酒拿回住所通微堂，酒的馨香就帶進來

了。湯先生邀請二三朋友來做客，高興地打開酒

瓶，酒香就已經令人心醉了。酒的顏色有如琥珀和

珊瑚，酒液如甘露和瓊漿。我平生好飲酒，常到市

上沽酒，回家一醉方休。哪裡知道世間之大，海外

還有此等奇異的酒。城頭上預示要關閉城門的梆聲

已經敲響，趕緊醉醺醺地登車出城回家，仰歎湯先

生的文章和道德。

這兩首詩形象地寫出了湯若望和中國官員文人

在南堂一起品嚐洋酒的情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

方大千世界給中國人的影響。與西洋紙一樣，這種

於健康頗為有益的西洋酒也得到皇帝的垂青。康熙

皇帝專門給海關官員下令，如有西洋酒進關，須用

蠟封好，直接送入宮廷。

關於西醫藥學，前面提到的劉侗、于奕正所著

的《帝京景物略》一書，也記述了鄧玉函精通西醫的

故事。鄧玉函稱：“其國劑草木，不以質咀，而蒸

取其露，所論治及人體精微。每嚐中國草根，測知

葉形花色，莖實味香，將遍嘗而露取之。”（66）這就

是今人所說的“中藥西製”。他打算將這些知識撰寫

成書，然而卻未竟而卒。

羅啟明常常為缺醫少藥的貧困百姓實施外科手

術，“世人獲治者為數甚眾”（67）。羅懷中早年即從

名師研習藥理及外科手術，來華後為教內外人士醫

病歷三十年。“地方人士暨大小官員”凡經救治者，

“均仰其高藝，深表敬重”。他還在教堂創立“診所一

處，義務醫療”，雖然也“不時奉詔入宮，但尤樂與貧

者親。病者或艱於行，則躬往顧之”。（68）在禁教時

期，很多中國教友，就是以求醫為藉口進入教堂的。

南堂在北京幾座天主教堂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於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天主教耶穌會士的存

在，由於明清的皇室和朝廷對部分歐洲科學文化的

需求，也由於北京作為中華帝國首都的獨特的城市

功能，北京在 17-18世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北京的四所居住着傳教士的天主教教堂（即東、南、

西、北四堂）都扮演了傳播西方文明的基地的角色，

發揮了多方面的文化傳播功能，其中南堂無疑為各堂

之首，扮演了“第一把小提琴”的角色。這是因為：

老南堂的十字架　　　巴黎耶穌會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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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堂是北京四座天主教堂中歷史最為悠久

的，它又長時間被作為北京教區的主教座堂，是以

葡萄牙為背景的、最早來到北京的耶穌會士長期居

住和經營的教堂。雖然後來陸續建造了東堂、北堂

和西堂，但是在耶穌會被解散之前的一百七十多年

裡，特別是在 1775年南堂遭受毀滅性的火災之前，

它一直以科學儀器最為齊全、藏書最為豐富、繪畫

最為精美而成為北京四座教堂之冠。

二、雖然後來法國耶穌會士以及他們所建造的

北堂也很出色，但是由於法國人的理念與葡萄牙人

（包括以葡萄牙人為背景的意大利人、德國人等）有

所不同。如方豪先生所言：“葡國教士側重以西洋

科學介紹於中國，法國教士則各以中國文化介紹於

歐洲，如中國文學、歷史、地理、民俗、藝術及物

產、工藝學。”（69）所以在向中國人傳播西方文明方

面，南堂與北堂相比一直處於領先的地位。

三、因為南堂所處的地理位置與東堂和北堂不

同。它正好位於宣武門內的交通要道旁。在清代，

內城不允許漢族的官員和文人居住，他們幾乎都住

在宣武門外的外城地區，每當下朝回家總不免要路

過南堂，因此那些對西學感興趣的文人順道進入參

觀的機會就比較多。而北堂則與紫禁城毗連，除非

專責辦理公務，官員文人很少有機會路過和參觀那

裡。東堂處於皇城以東，情況與北堂有些相似。這

也是為甚麼官員文人們留下關於南堂的文字記載比

較多的原因，也是為甚麼在幾座歐式教堂中，恰恰

由南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發揮着中西文化交流領導

者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學、藝術與宗教的關係

從利瑪竇開始，來華耶穌會士們刻意將北京的

天主教南堂辦成兼有展示涉及歐洲科學、藝術等多

方面文化的博物館。眾所周知，其更深的意義還在

於傳播天主教。從利瑪竇開始就把“科學傳教”與

“文化適應”作為他在中國傳教的一雙翅膀。

利瑪竇去世之後，教會內部曾就傳教士是否應

該將一部分精力用於科學文化活動發生過爭議，但

是經過明末的“南京教案”和清初的“曆獄”兩次挫

折之後，思想就比較一致了。

對此，南懷仁在《歐洲天文學》一書中曾作了

系統全面的論述。他說：“天文學的光芒會清晰地

反射在我們的宗教上”，“天文學的復興對我們的

宗教的復興來說，既是它的開端，又是它除了天主

之外的唯一動因”，“天文學成為保持我們宗教在

整個中國生存的最為重要的根”。“我們的敵人楊

光先，開始發動旨在從中國徹底根除天主教的攻擊

的時候，他同時也使出了全部力量來根除我們的天

文學。當然從中國剷除我們的宗教並不困難，但是

要剷除我們的天文學卻是非常地困難。因為已故的

先皇（即順治皇帝福臨）曾莊嚴鄭重地介紹了她，

而她在整個中華帝國已經被接受了二十年甚至更長

時間。除此之外，多少年的經驗已經證明，當中

國的天文學明顯地與實際發生的天象相背離時，而

她則是如此精確地與天象相符合。事實上，楊光先

的指控是對的，正是由於湯若望神父和他所領導的

欽天監的威望，我們的神父們才能分散地居住在不

同的省份，開辦教堂；並且一次又一次地將新來的

傳教士們帶入中國內地。”他引用在討論從廣州的

流放地召回幾名傳教士神父們而舉行的王公貝勒九

卿科道會議上一位滿族官員的話說：“既然南懷仁

的天文學能夠如此精確地與天象相 合，正如我們

都親眼看到的那樣，為甚麼還要懷疑他的宗教

呢？”（70）

南懷仁把天文學、數學及其它門類的歐洲科學

與藝術形象地比喻成繆斯女神，比喻成神聖天主教

的侍女，他說：

我還要為我們的天文學添加幾位最迷人的

數學女神，作為她最美麗的侍女，以便以她們

平和的表情和笑容將天文學嚴厲的面孔變得稍

微柔和一點，也使天文學能夠更加容易地接近

皇帝和其他權貴。不僅如此，作為神聖宗教的

女僕，她們還必須服從她的意志，因為她莊嚴

的風度令異教者敬畏更勝於愛慕，所以當她打

算要進入高貴的殿堂時，她們必須先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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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她打開入口的大門。（71）

南懷仁在《歐洲天文學》一書的末尾寫道：

因為中國人經常是傲慢地鄙視外國人，自認

為比他們高人一等，也因為中國人驕傲地自認為

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除非讓他們在閱讀我們

關於高尚美德和各種科學的書籍時，像照鏡子一

樣無言地看到自己的無知和卑鄙，是沒有辦法使

他們輕易收起傲慢地向人炫耀的羽毛的。這種辯

論是具有理性力量的。

他不無自豪地說，科學傳教的確是個“高明的主張”  　

比起我們通常在鼓吹與天主教相關聯的事情

時表現出的常規的說服力來，中國人對歐洲科學

的嚮往對我們傳教士的幫助要更大些。機敏而博

學的中國人不得不讓自己信服一個顯而易見的觀

點，甚至當他們充滿嫉妒心理和邪惡情感，成為

我們的敵人時，也不得不承認：“當歐洲的所有

製成品和所有的科學是如此地發達，那麼構成這

一切的基礎理論，即歐洲人如此虔誠地信仰著

的、他們對之的熱愛超過一切科學的天主教，必

然是建立在偉大而堅實的基礎上的。”

因為聖母瑪麗亞是通過天文學而最早被介

紹到中國的，因為她也曾隨着天文學一道而遭

遺棄，同時也因為在多次被拋棄之後，她總是

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回，而且成功地由天文學恢

復了她的尊嚴，所以天主教就被合乎邏輯地描

繪成最具威嚴的女王，依靠着天文學的幫助公

開地出現在中國大地上。而歐洲其他各種精密

的科學，也緊緊地站在聖母瑪麗亞一邊，圍繞

着她，成為她最具魅力的同伴。甚至在今天，

以所有站在她一邊的科學為伴侶，她比以前容

1900年義和團運動後的南堂　　巴黎遺使會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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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得多地在中國各處漫遊。（72）

南懷仁的這些形象而生動的描寫，將中國在那

個時代科學、藝術、文化與天主教的關係表述得淋

漓盡致。

有人說，歷史常常愛跟人們開玩笑，人們的

初衷是進入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

間。對於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來華傳教士

而言，傳佈天主教才是他們主要的和根本的目

的，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祇是次要目的，或者說

僅僅是手段，然而在中華文明發展的長河中，他

們在後一方面的功績則遠遠超過了前者。他們所

開創的“西學東漸” 對中國科學史（天文學、數

學、地理學、地質學、測繪學、氣象學、水利

學、力學、物理學、光學、機械學、建築學、化

學、造紙印刷術、人體科學、西醫藥學、動植物

學、釀酒業，等等）、藝術史（美術包括油畫和雕

塑、音樂包括樂器、樂理、樂曲、園林藝術，還

有玻璃、琺瑯及鼻煙壺的製造工藝，等等）和人文

學史（倫理學、哲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

等等），都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在有些領

域甚至是從無到有的開創性作用。

在近代中國學術界的絕大多數學科門類中，祇

要追溯其發展史，都無法回避“西學東漸”的影響。

中國的小學生，從一入學時語文課上學習的中文拼

音，到算術課上學的豎式筆算演算法，自然課上的

日食、月食的成因，地理課上的五大洲四大洋知

識，音樂課上的記譜方法等等方方面面的初級啟蒙

知識開始，到中學時學的平面幾何、平面三角、對

數函數、物理學的杠杆、滑輪等知識，無不來自那

“西學東漸”時期的文化交流。

因此可以說，如果利瑪竇等來華傳教士僅僅是

單純的福音傳道士，那他們充其量祇能影響不到百

分之一的中國人；而他們在傳播西方科學與文化的

19世紀南堂留照　　巴黎遺使會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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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則為“中華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進而影響

了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即使他並不是天主教的信

徒。正如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對明末清初的中西文

化交流事業所作的超越宗教層面、而着眼於全人類

科學藝術發展的評價：

我認為（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是我們這個時

代最偉大的壯舉。它不僅有利於上帝的榮耀，基

督教的傳播，亦將大大促進人類的普遍進步，以

及科學與藝術在歐洲與中國的同時發展。這是光

明的開始，一下子就可完成數千年的工作。將他

們（中國）的知識帶到這兒，將我們的介紹給他

們，兩方的知識就會成倍地增長。這是人們所能

想像的最偉大的事情。（73）

本文所論述的 17-18世紀的北京天主教南堂在科

學、藝術、文化的多方面功能，其歷史意義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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